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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記者李慧筠、實習記者楊雨晴 發自 新加坡 | 2023-06-12

反修例運動四週年 香港法庭 囚權 反修例運動 逃犯條例 香港

反 運 去 年 逾 有 疑惑 我會 被捕 我會被 式起訴

反修例運動四年，in limbo的被捕者：其實沒有結束這回事

「當警察打電話告訴你，哦，你可以拿回自己的（證物），就代表你的case closed，19年的事就跟你再無關
了。」

香港 深度 612四週年

https://theinitium.com/tags/_3884/
https://theinitium.com/tags/_3883/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600/
https://theinitium.com/tags/_520/
https://theinitium.com/tags/_477/
https://theinitium.com/tags/_112/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hongkong/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feature/


反修例運動過去四年，逾6000人仍有一個疑惑：我會再次被捕嗎？我會被正式起訴嗎？ 


阿祺（化名）在2020年的一場遊行中被捕，罪名是非法集結。保釋後不久，他在警署報到時踢保——即拒

絕續保，警方並沒有即時起訴他，他暫時回復自由身。但是，踢保並不代表警方往後一定不會作出起訴。

阿祺一直覺得這件事纏繞着他，當要規劃人生的時候，不時在思緒中回來找他。

尤其當他看到電話屏幕不斷彈出被捕朋友的喜訊——警方通知他們取回證物了。第一個月，阿祺不敢錯過

任何來電，即便是推銷電話，生怕警署找他，「我expect會等到自己，但始終沒有。」第二、三個月，他

覺得「沒我的事了」。第四個月，「就是沒了這回事囉。」

在香港，因反修例運動被捕的人共有10279人，其中約有7369人的案件未獲處理。近月，警方公布這些案

件中800多人涉嚴重案情會繼續調查，餘下6500多人被捕後未被落案起訴；他們指會盡快交代未結案件情

況，但目前仍未作相關公布。近四年過去，像阿祺這樣的被捕人，未有再次被捕，也沒有收到警方通知取

回證物、或不予起訴。

阿祺形容，他們四年來處於in limbo（懸而未決）的狀態。在2019年因暴動罪被捕的子琛（化名）則覺

得，能夠明白想盡快結束事件的渴望，但他心裏更傾向相信，這是一個永遠不會完結的過程。這些人的頭

上，都懸着一把劍。

被捕後踢保，in limbo的人 


2020年，大學生阿祺在某一次遊行中被捕。當時警察從四面八方圍捕，着人們舉高雙手，以非法集結的名

義拘捕、鎖手銬，帶上警車送往警署。阿祺當時腦裏想着：「死了。」「最麻煩是要怎樣跟家人解釋？」

他想想後又說：「無得解釋㗎喎。」

48小時內，阿祺的保釋批准了，要求他定期報到。對當時的他來說，「我身邊有些朋友上庭、坐監，所以

上庭不是一個很遠的想像。」他判斷自己被起訴的機會很低，「一開始會覺得無奈，但後來都算接受了現

實，我深信這件事不是很嚴重。」

「因為我深知我是沒有做任何事情的，」他說。 




2019年10月5日，兩名戴著口罩的示威者被警察攻擊。攝：陳焯煇/端傳媒

不久，阿祺回到警署踢保。踢保是指被捕後獲保釋，按要求定期去警署報到時，拒絕繼續保釋。如果警方

沒有證據正式落案起訴，被捕人毋須再報到。但踢保不代表案件完結，由於刑事案件沒有起訴期限，警方

可以繼續調查案件，亦可隨時落案起訴。「我不想不斷去續保，很麻煩。而如果我真的有什麼問題，我踢

保，他便捉我入去（正式起訴）。」他想快點有一個答案，「要不踢保，要不被扣留，留在被保釋的狀態

並沒有任何好處。」

踢保成功後，他走出警署，覺得整個人放鬆了一點。當時疫情來襲，心神又很快被分散。 


但踢保像身上掛着的一條隱形的線，阿祺感覺隨時會被扯走。「對於這班in Limbo的人來說，怎樣判斷

case closed呢？就是當警察打電話告訴你，哦，你可以拿回自己的（證物），就代表你的case closed，

19年的事就跟你再無關了。」身邊朋友一年前陸續收到電話，「而我還在等。我還在等。」

阿祺覺得最大的心理壓力，來源於不知何時被告。「看到身邊的朋友沒事，而你還處於一個卡在這裏、不

知幹嘛的狀態，這非常的不舒服……」他想像，如果被落案起訴就辭工，一邊做自由工作者一邊應對官

司。但這三年多以來，他又未被正式起訴。「可能你somehow忘記了被捕的事，但當突然收到朋友訊息說

可拿回證物，就會trigger自己想，幾時到我？又返回這種狀態。In limbo的狀態是被trigger的。」他說。

踢保後，阿祺繼續在大學讀書，畢業後做普通的上班族。他的生活確沒被影響太多，但每次出境，「都會

想一想是不是可以離開。」當他不時看到有人回港被捕、或離港時被捕的新聞，他也緊張起來。「出境過

關，入境處人員看着你的護照，嘟一嘟閘機，你會怕他跟你說：等一等，警察要過來。出境旅行、申請回

鄉證 良民證什麼的 普通人會覺得很正常 都會令我感受到我的狀態跟他們不同



鄉證、良民證什麼的，普通人會覺得很正常，都會令我感受到我的狀態跟他們不同。」

近年，他覺得畢竟要規劃人生，是時候去面對這條無形的線了。「你要負面就根本規劃不到任何事，我現

在一定要有人生規劃，不能被它拖着腳步。」他找尋法律意見，希望評估目前狀況，但仍未有一個明確答

案。

四年後，仍有逾6000名被捕者等待答案 


像阿祺的個案並不少，目前，約有7369人的反修例運動案件仍未處理。近年，有不少案件事隔一段時間才

被正式起訴，例如201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學的衝突，事隔兩年，有一名20歲男學生在去年入境回港時被

拘捕，並起訴暴動罪。

2019年11月12日，警方進入香港中文大學，與示威者對峙。攝：林振東/端傳媒

據香港警務處回覆，從2019年6月9日至2022年12月31日，反修例運動中共有10279人被捕，近四成為

學生；2910人已被檢控，其中四成亦是學生。1754名被捕人年齡為18歲以下，其中520人被檢控。他們

的罪名包括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傷人、縱火、襲警等。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7%A4%BE%E9%81%8B/%E3%80%90%E7%90%86%E5%A4%A7%E5%9C%8D%E5%9F%8E%E3%80%91%E6%97%A9%E5%89%8D%E5%9B%9E%E6%B8%AF%E5%85%A5%E5%A2%83%E8%A2%AB%E6%8D%95-20%E6%AD%B2%E7%94%B7%E5%AD%B8%E7%94%9F%E9%81%AD%E6%8E%A7%E6%9A%B4%E5%8B%95-%E5%87%86%E4%BF%9D%E9%87%8B%E8%87%B3722%E8%A8%8A


被捕人士當中有2928人已經或正在司法程序，有1789人被定罪或簽保守行為等等。387人審訊後無罪釋

放，57人獲撤銷控罪，670人的司法程序仍在進行中，25人經警司警誡後被釋放。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曾於2023年二月表示，就逾6000宗未結案件，警方調查已進入最後階段，會務求該月

公布情況。不久，警方再交代有800多人涉及較嚴重罪行會繼續調查，近6500人未被落案起訴。三月中，

蕭再指警方需時認真調查，稱最初期望二月或三月完成相關工作，將會密鑼緊鼓於一至兩個月裏完成。

五月，行政長官李家超被問到何時交代全部案件時，他指警方會按個別案件的證據和實際情況以及案情的

需要處理，「訂一個所謂的不基於任何證據考慮的時間表亦都是不切實際，亦都未必符合我們法治精

神。」

近日律政司回覆《明報》查詢指，「特別職務組」去年就警方提交運動中的公眾秩序個案作指示，如今只

餘數宗案件須跟進。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則受訪表示，手上約170個案已取回證物，認為不大機會再開案。

他在另一訪問提到，有約20人於四、五月收到通知指暫時不會起訴，亦可取回證物。他指明白逐一通知被

捕者需時，但運動將近四年，期望警方增加資源、交代目前進展。

這個問題，政府早於2020年就曾經被問過。時任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查詢運動的拘捕和檢控安排，時任保安

局局長李家超回覆，如果被捕人拒絕保釋，或在接受保釋後回到警署報到時拒絕續保，而調查工作尚未完

成，警方會考慮釋放當事人。然而，釋放被捕人並不代表警方不會起訴他。如果調查後決定起訴，警方會

再次作出拘捕。

被問及警方會否在作出不檢控成功踢保人士的決定後，盡快作相關通知，讓他們放下心理負擔？李家超指

個別案件的調查詳情是保密的，以免影響調查及搜證工作，不會對涉案人士公開。對於拒絕保釋被釋放候

查的被捕人，基於上述保密原則，不會被告知調查進展。若日後警方有足夠證據，會再次作拘捕及起訴。

端傳媒向警方查詢目前運動中有多少名被捕人士獲通知不予起訴，處方未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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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4日，一名警員在黃大仙制服一名示威者。攝：陳焯煇/端傳媒

「其實沒有結束這回事」 


2019年，子琛在一場示威中涉嫌暴動罪被捕。被捕後，警方並未正式起訴他。「那陣時我也有少少開心，

會覺得少件事擔心囉。」

子琛性格謹慎，他知道理論上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他可能再次被拘捕及起訴，「會不會早上拍門夾我

走？」他也讀過一些人回港後被捕的新聞，被捕至今，他曾經去旅行，起飛前一晚，他跟家人交代好如果

自己被捕，要怎樣處理、怎樣到最近警署找自己。從外國回境的時候，他又再提醒家人一次。

至今，子琛沒有收到任何警方的來電，也未取回案件證物，「這就是不知道會否再次被捕的關鍵點。」他

知道，一些2020年因非法集結被捕的朋友，很快就取回了證物。得知消息，他為朋友鬆一口氣，又不免有

所比較，感到有點擔心。

回想在警署得悉自己暫未被起訴時，他腦袋空空，「少少覺得是但（隨便）。」 


他知道不少人經歷拘捕或檢控，需要見輔導員。而他在案件暫告一段落後，很快就回復狀態，專注讀書。

「沒事好做了，然後就正常生活。」他說，「你有時搭車會經過一些地方，想到過去的經歷會有少少不開

心，但只是少少。現在我已經沒什麼了。」

子琛說話較慢，習慣思考一回再回答，語調平靜而淡薄。「我應該是逃避派，」他笑笑說，自己這種被捕

後又未結案的狀態，「我甚至覺得不需要處理？跟別人說幾句就可以了。」看到警方指會盡快交代未結案

件的新聞，「這樣去保證或者提醒你，我們仍然在處理你啊。」

在子琛心中 案件並沒有真正完結的一天 「其實我覺得沒有結束這一回事 他可能找到證據再拘捕你



在子琛心中，案件並沒有真正完結的 天。 其實我覺得沒有結束這 回事。他可能找到證據再拘捕你，

可以一直持續發生，發生了就沒能回頭。我覺得避不到。」

他似乎已經接受這個現實。起初，子琛比現在更緊張、更害怕。這幾年，他對韓國歷史產生興趣，從光州

事件到民主化的歷程，他讀了許多相關歷史。「熟悉了別人國家的事情如何發展，會覺得一個宏大的過程

中必然會發生……這樣說好像很有問題，但政治運動中有人坐牢是隨處可見的。」他說，「但當然，人

（身處其中）一定會不開心的。」

一邊是宏大的歷史圖景，一邊是自身的困境，子琛也會想到自己。他會看釋囚分享的故事，「我會想像

（在獄中）怎樣過。」

逐漸，來自警署的來電對他也不太重要，分別只有「很少很少」。「作為一個不起訴你的儀式嗎？我想這

件事不太重要了。這是一個永遠不會完結的過程。」但他也能夠理解，「對其他人來說是一件好事。」

一名曾處理社會運動案件的大律師A（化名）向端傳媒表示，其接觸不少被捕者選擇踢保，「通常都想快啲

踢，唔想有嘢喺頭頂。（不想頭頂一直有東西）」但是，也有不少人在踢保的半年至一年後再次被捕。

A解釋，「這歸結香港的刑事案沒有追溯期（編按：除某些條例另訂追溯期），如果有一天找到足夠證據落

案起訴，不能說當時已踢保，不可以再起訴。」但A補充，案發時間距離愈遠愈模糊，當事人可能不記得、

知情人士可能不在香港，所以理論上應盡快處理個案，否則對被捕人不公。

即便一個人從未被捕，若警方找到證據，也可以拘捕及起訴。踢保或無條件釋放的被捕者，「好不幸地，

可否說他們永遠不會有事？理論上是沒有的。」但A仍然認為，成功踢保、被無條件釋放，或可以領回證物

的通知仍然重要，「至少警方基於已有資料進行的調查中，已經close file，起碼可代表這個調查階段告一

段落。」

對一些被捕者而言，「坐監不是最可怕，有些人寧願有個了斷，好過無日無之的擔憂。」 


「擺脫激進思想」的監獄計劃、支援平台解散 


四年過去，香港的政治形勢急劇轉變。除了未知結果的被捕者，被檢控罪成的人，在不同的監獄中服刑，

他們身處的囚室同樣迎來變化。

《華盛頓郵報》於6月8日透過訪問十名青少年釋囚、前懲教署職員等，報導香港21歲以下青少年在囚者接

受的「去激進化」計劃。在囚者每天都要練習中式步操，另參與國家宣傳演講和心理輔導，使囚犯承認過

去觀點極端，輔以監控和懲罰系統，包括單獨監禁。報導引述受訪者指計劃是24小時的「洗腦」。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interactive/2023/deradicalization-hong-kong-democracy-activists/?itid=hp-more-top-stories_p003_f004


據報導，香港懲教署指截至4月30日，共有871名青年囚犯參與計劃，其中約七成因「反修例運動」而被

起訴，當中有人年僅14歲。

2019年10月20日，九龍區遊行演變成衝突，示威者在旺角架設防線。攝：林振東/端傳媒

懲教署回覆自由亞洲電台，批評該報導是「顛倒是非和污衊抹黑本署工作的偏頗及失實報道」。署方曾表

示，於2021年推出「沿途有『理』」計劃，為思想激進、涉暴力的違法者提供特殊更生，「以逐步擺脫激

進思想及暴力行為」，重點是認識中國歷史及加強國民教育、心理及價值觀重整、生涯規劃及家庭關係重

修。計劃並非「洗腦」，屬自願參與性質。

2022年初，第五波疫情來襲，懲教署指為減低監獄內感染風險，實施「鎖倉」管理，暫停親友探訪、暫停

安排還押人士出庭應訊，一些律師的公務探訪亦被停止。

一度因襲警罪在港服刑的美籍律師Samuel Bickett曾發文，憶述年初在獄中經歷疫情下的狀況。他表示當

時食物及藥物供應不穩，與外界書信往來斷續。他又指，期間一名患哮喘的囚友死於囚倉，醫院人員不敢

接觸屍體，囚友只能擠於牆邊等數小時，待屍體移走。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hk-jail-06092023014137.html
https://www.hk01.com/article/87054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302-hongkong-inmates-and-covid19/
https://samuelbickett.substack.com/p/-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2/22/P2022022200475.htm?fontSize=1


時至今天，不少以往支援社會運動在囚人士的組織被打散。2021年，曾提供法律支援的「612人道支援基

金」停止運作，提供物質支援、情緒輔導等的「石牆花」已經解散。「石牆花」曾於2021年六月收集10

萬人聯署，要求改善監獄酷熱環境。當時署方回覆，一直有改善獄內環境，包括更換風扇、安裝窗戶，並

會按計劃加裝滾筒扇等。

2023年6月6日，國安處以涉嫌「串謀偽造」拘捕六名男女，其中兩名被捕人為「探監師」，即經常前往

探望在囚示威者的市民。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批評探監師灌輸反政府訊息，若有證據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會進行拘捕和檢控。

海水一樣，潮漲潮退的不安感 


阿祺想像，如果沒有被捕的經歷，香港沒有這麼大的變化，他可能會當一個區議員。他以前對未來的想

像，「基本上都是在香港內。」他喜歡社區工作，對民生事務有興趣，「可惜未有機會試，就發生了2019

年。」

回到後雨傘時期，街頭運動雖然相對沉寂，但其時網絡爆發的各種二次創作、政治諷刺內容，是阿祺的政

治啟蒙。他因此開始注意香港的民主化進程、主權問題。

他一度想過離開香港。大學的許多同學已經移民或計劃儲錢離開，多半準備去加拿大讀書。他覺得香港的

社會、經濟狀態使他喘不過氣，不再適合他居住。他習慣每天讀財經新聞，得悉許很多歐美公司想離開香

港，縮小香港公司規模，「你感到自己跟住一架sinking ship。」他又覺得管治和法律收緊，香港冰球協

會和國泰航空爭議的迅速升級亦抓住他的眼球。他挪出手掌壓向面前的桌面，「扁平的，真的平了。」

平常的日子，他喜歡見朋友、打遊戲機。有時跟朋友做運動，有時踩深夜單車去看日出，「拼命地過一個

正常的日子。」阿祺很少跟朋友提起被捕後的奇異狀態，家人也大抵以為他的案件已經結束。有時他寧願

朋友忘記關心他，「不斷提又會令我想起，我們的關係也不應由這件事define。」他和周邊的人相處也變

得更加謹慎，會先在心裏判斷他的價值觀，再決定要跟對方說什麼。

他說，「很多時候，這些想法都會自然被時間沖淡。它就像海水一樣，會潮退不見了，然後又突然出

現。」



2019年11月18日凌晨，示威者與警察對峙期間，香港理工大學校園內多處起火。攝：陳焯煇/端傳媒

去求職面試前，子琛擔心對方查到自己曾經被捕，在網上搜索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他自覺工作並未因

被捕遭受太多影響。但他覺得，幾年來跟家人的關係改變了，「發現就算是家人都不能講太多，就算差不

多想法。有些事你跟他們講，他們未必會明白……他們的用心就是關心你的個人幸福，有沒有受傷受苦。

但正因為他們擔心你，你才不想跟他們講。」

移民問題上，子琛和家人偶有爭論。家人想全家離開香港，但子琛想要留下，立場很堅定。「我覺得去一

個外國地方，比香港更難生活。」他說，離港後只有兩種路徑，一是成為政治難民，二是作為普通人重新

生活。「政治難民不用說怎樣難過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很難適應。」被捕後獲釋，他也曾急躁，「好強烈

的感覺，啊，一定要走。但現在……」現在的他着重移居後的難處，多於自己被捕的風險。

畢業後，子琛默默地工作，「好像正常人說的：返工、找自己的事做、在自己擅長的事情上貢獻。」雖然

他說還沒找到擅長的事，但確實感受到自己的轉變。在各種爆炸性的新聞面前，「我反而學會怎樣面對這

些對社會大眾造成陰影的事件。」他提到早前的鑽石山兇案，許多人分享事發新聞，而他覺得分享自衛術

資訊更加實在。

另一方面，他看事物更抽離了。像去留問題，別人吵得臉紅耳赤，他卻說：「走不走都一樣，都是對的。

真的好小事。」四年時間讓子琛沉澱了很多，「有時人生經驗豐富的人會講好多教訓，但你會發現自己觀

察得更好。」

五、六歲的時候，子琛就跟着家人參與六四集會、七一遊行，遊行對他而言最深刻，「因為很累，有時中



途走了。」雨傘運動時他曾到金鐘現場，也曾構想罷課。現在回想，家人對於引領自己接觸政治可能有點

自責，但他不確定，彼此也沒有討論過。

假如一切沒有發生，他說自己會是一個「社畜」。「打一世工，工作幾年找人結婚、買樓生仔，一直到退

休，像我的家人一樣。」現在他覺得一切太難預測，「見步行步吧，規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子琛喜歡一個人散步，在九龍、港島，走過公共屋邨和街市，放空自己。最近他覺得，香港人好像更加重

視「自己有什麼」。「文化層面、城市裏有什麼做，還有什麼特別的？」於是他也常常去郊外和海傍，看

島嶼、漁船和大樓。「香港人已經習慣了這裏的風景，但我之前去完旅行，真的一回來就去看海。」對他

來說，香港還有很多地方尚待發掘。

2019年6月12日，警方在夏慤道清場期間，遺下一把雨傘。攝：林振東/端傳媒


